
A14-15

寒冬的沪郊，大风裹挟着行人掌心的温度。青浦
检察院灰白的办案区外墙在雾霾天的衬托下，沉重得
让人不敢靠近。
22岁的展迎美身着亮片红毛衣、珠光短皮裙，锁

好车门，站在马路对面，她捋了捋敞开的领口，掖了掖
肩膀下的LV手袋，低头步入的背影给办案区添了一抹
突兀的亮色。在她的讲述中，一个90后“ 坏女孩”诈骗
亲叔叔16万元最终被判缓刑的故事，渐渐得到了内心
的还原。

青年报记者 卢燕

面对物质诱惑，年轻女孩该如何守住自己？（ 图文无关） 青年报首席记者 马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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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女孩

“ 我交往的第一
个男人是个大款，有
妻子，而且比我大近
10岁。在我们郊区，和
我一样大的小姐妹里
面，我是第一个能够
开上车的，也算圆了
我的一个心愿吧。”

“ 你很喜欢LV吗？”谈话室里，

青浦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注意到小

展绷得紧紧的坐姿，试图在对话中

帮助她放松。挨坐在圆桌一旁，小

展脸上的浓妆让她看起来有一种

超越年龄的成熟，紧闭双唇的她盯

着随身携带的iPhone手机，警觉地

吐出几个字：“ 还行吧，是我自己

买的。”意识到检察官探究的目

光，小展的眼睛变得忽闪忽闪：

“ 8000多元钱买来的，我都不敢告

诉我妈它是真的，就怕她追着我问

是谁给我买的。”

2007年，小展初中毕业，在家

呆了几年，通过家里亲戚的介绍，

她来到镇上的一家工厂办公室做

一名普通文员：“ 我没下过车间，

那是工人呆的地方。我在办公室做

文员主要也就是干一些内勤的

活。”在小展看来，工厂的日子清

贫而又过于规律。大半年后，她

“ 裸辞”了这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

正式的工作。

话匣子打开后，听到青年报记

者称赞自己“ 外形条件不错”，小

展脸部的线条明显放松，原本平淡

无奇的五官中，单眼皮的眼眸甚至

流露出几分自恋的俏皮，而这个豆

蔻年华才会有的表情与她那略显

妖冶的妆容又显得极为不相称。

她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记者

的问题：“ 你问我还记不记得交往

的第一个男朋友？”迟钝了大约有

30秒，小展咬了咬下唇：“ 其实，我

交往的第一个男人都不能称为是

男朋友。他是个大款，有妻子，而且

比我大近10岁。我们好上以后，他

叫我不要上班了，只要我开心，他

愿意养我。”

从工厂“ 裸辞”出来后，小展

第一次开上了那个大款给她买的

车：“ 是一部POLO。刚开那会儿，我

连驾照都没有，后来才去驾校学开

车。虽然不是什么豪车，但我开出

去还是很得意。在我们郊区，和我

一样大的小姐妹里面，我是第一个

能够开上车的，也算圆了我的一个

心愿吧。”

渐渐地，小展在这位大款的饭

桌上、麻将台上认识了不少当地的

“ 体面人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

接下来，我能在我叔叔面前吹嘘自

己人脉广、关系多的原因。”

“ 我的叔叔做人
就活络很多，他们家
住在我家隔壁，很早
就盖起了新楼。小时
候，他们家只要丢了
东西，婶婶就会冲到
我家来找，说是我们
家偷的，就因为我们
家穷。这样的日子，我
一天也不会忘记！”

在小展的叔叔看来，这个侄女

从小就很好强。每次亲戚们聚在一

起，只要是有她在的场合，说话必

须非常小心，尤其不能触及到家庭

条件这个话题。

小展出生在沪郊的一个小镇，

自打她有记忆起，母亲就没有上过

班，父亲偶尔接一些工程再转包出

去，一家三口的经济来源都依靠父

亲。长大以后，讨论拆迁、分房犹如

一日三顿吃什么，每天都要挂在小

展家人的嘴边：“ 如果老宅拆迁，

就能拿到一大笔钱了。”小时候，

小展很迷恋电视剧里那些出身豪

门的富家千金，这份“ 麻雀变凤

凰”的幻想留存至今：“ 我最喜欢

《 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了，我觉

得自己和她很像，不能被人看不

起，一样的坏脾气。”

在小展的记忆中，父亲只有在

她很小的时候靠转包工程挣了点

钱：“ 其余时候，他每天就盼望着

我们家的房子拆迁，那样就能分到

动迁款。一样都是兄弟，我的叔叔

做人就活络很多，他们家住在我家

隔壁，很早就盖起了新楼。小时候，

他们家只要丢了东西，婶婶就会冲

到我家来找，说是我们家偷的，就

因为我们家穷。这样的日子，我一

天也不会忘记！”

即使隔着电话，小展的叔叔语

气中仍有几分后怕：“ 她说她在幼

儿园里做老师，我们想自家亲戚总

不会骗人。谁知道，这个小女孩为

了钱埋下这么多陷阱！”

除了后怕，小展叔叔的愤怒与

不解也不是没来由的。“ 我是她的

亲叔叔！她管我的儿子叫哥哥，他

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

为了给中专毕业、年近30岁的

儿子物色一份稳定的工作，小展的

叔叔从去年开始四处托人。他一度

深信只要肯花钱就能“ 托到关

系”，就这样，伶牙俐齿、爱好交际

的小展自然而然地进入他的视线。

她对叔叔夸下海口：“ 只要你肯多

花点钱，我就能把哥哥弄进事业单

位。”为此，小展还给自己设计了一

个镇上幼儿园园长的头衔，用来展

示自己四通八达的“ 搞掂”能力。

6万元、9万元、1万元⋯⋯短

短几个月里面，小展以“ 打点”为

由，搬出了“ 要给小镇经济开发

区、环卫等各部门请客吃饭、送

礼”的诸多借口，让自己的叔叔几

乎倾囊而尽。就在这时，焦急等待

入职的父子俩似乎盼来了一个好

消息：镇上的一家事业单位同意

“ 录用”小展的哥哥，职位是律师

助理，月薪2000元，过三个月的试

用期就会签正式合同。

三个月时间里，小展的哥哥每

个月都会从妹妹那里领到2000元

的“ 实习工资”。对此，小展解释

说：“ 你现在还没正式进编制，单

位的财务不方便直接给你工资，就

让我来转交好了。”满心欢喜的父

子俩顿时把小展视为家里的“ 一

号功臣”，小展的父亲甚至开始憧

憬，儿子谋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找

对象也会容易很多。

转眼三个月即将过去，小展知

道再周旋下去肯定会“ 露馅”：“ 只

有我和老李知道那家单位只答应让

哥哥义务实习，实习期满就得走人。

这个秘密连我爸妈都没告诉。”

“ 那天晚上，我叔
叔怒气冲冲地跑到我
家砸门，开口就骂我
是骗子，我觉得很没
面子，让我在家人面
前抬不起头。我就想
既然你不给我机会下
台，那我也一口咬定
了不承认。”

小展嘴里的老李是一个让她难

以启齿去形容的人：“ 他对我很好。

虽然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休，听到我

说哥哥要找工作，他立马答应帮我

想办法。你们能不能相信我？我跟他

在一起，不全是为了他的钱。”说到

这里，小展眼中流露出一丝渴盼同

情的意味，转眼又恨恨地偏执了起

来：“ 谁叫我叔叔嫌弃我家，小的时

候他们在钱上看不起我，长大以后，

我就要用钱来报复他！”

小展想到了自己的“ 麻将闺

蜜”：“ 君君是我在麻将台上搭识

的小姐妹，年纪跟我差不多大，我

知道她最近缺钱花，就跟她谈了一

笔交易，事成之后，我给了她3000

元‘ 辛苦费’。”

在小展的安排撮合下，君君与

小展的哥哥以相亲的名义见了面。

耐不住君君的主动示好，小展的哥

哥很快就与她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然而，接下来的一场桃色风暴几乎

让小展的哥哥成为全镇人的笑柄。

按照小展一手导演的剧情，在一个

工作日，君君拿着一段二人恩爱的

手机视频冲进了小展哥哥的办公

室，大吵大闹哭诉自己被迫⋯⋯流

言犹如病毒一般肆虐了整个小镇，

小展的哥哥顶着“ 生活作风不正”

的评语结束了试用期，而这份“ 正

式工作”自然也化为了泡影。

回到家，小展的叔叔又着急又

奇怪：“ 好好的饭碗怎么突然就被

个来路不明的女人给毁了？”看到

灰头土脸的儿子连一份试用期报

告都拿不出来，小展的叔叔起了疑

心，带着儿子找到了单位的财务，

翻阅完所有人的工资条发放记录，

独独不见自己儿子的。一番对质之

下，小展的叔叔被告知：“ 你儿子

只是一个义务实习生，从来没说过

要录用他。”

小展的叔叔怒不可遏地找到

了小展，而小展的坚决抵赖也彻底

惹恼了叔叔一家：“ 那天晚上，我

叔叔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家砸门，开

口就骂我是骗子，说我连自家亲戚

都骗，我觉得很没面子，让我在家

人面前抬不起头。我就想既然你不

给我机会下台，那我也一口咬定了

不承认。”

报警、被捕、讯问⋯⋯在看守

所里待了一个多月，小展终于承认

是自己精心设下圈套坑骗叔叔的

钱财。面对检察机关的提审，小展

对于16万元赃款去处的回答显得

漫不经心：“ 都被我花完了。吃饭、

打麻将、买衣服⋯⋯这些不都是要

钱的吗？”

直到检察机关向幼儿园的园

长核实，园长写下“ 查无此人”的

情况说明，小展的叔叔才惊觉：除

了骗人的圈套，这个侄女连身份都

是假的⋯⋯

“ 他会跟我说，女
孩子年轻的时候还是
要多学点东西，随便
发脾气对身体不好。
这样的话，我父母从
没跟我讲过⋯⋯我没
有想过要去破坏他的
家庭，我只想有人真
正关心我。”

回忆在看守所里吃的“ 苦头”，

小展的嗓门高了起来：“ 我才不怕

呢，在里面也得摆出凶悍的样子，不

然，别人就会以为我好欺负。”

“ 那也是老李帮你办的保释

吗？”承办检察官出其不意地问出

了这个问题。迟疑了几秒钟，小展

点了点头：“ 知道我出事的那天晚

上，我妈跑去找他，是老李帮我把

钱退给了叔叔。带着我爸妈去找我

叔叔赔礼道歉，让他们看在亲戚的

分上，签下了谅解书。”

最终，青浦区检察院对小展依

法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受益于叔叔

的谅解，加上诈骗所得悉数退赔，

法院经审理，小展最终被判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四年。

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小展的

妈妈抱着女儿哭到几乎晕厥。回忆

起和父母团圆的画面，小展的语气

平静得让人感觉有些陌生：“ 你们

很难想象吧，我跟我爸爸之间几乎

没什么话可讲。自从我出了事，我

更见不着他。我妈虽然知道我和老

李的事情，但她也默认了。我妈眼

里的乖女儿，只要每天按时回家就

行了。其余时间我做什么，她都不

怎么管。”

“ 老李只比我爸小1岁，我爸

53岁，他52岁。从一开始，他就告

诉过我，除了婚姻，他什么都能给

我。这样的话，和我在一起的每个

男人都跟我说过。刚交往那阵子，

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好，反正大家

各取所需。后来，我渐渐觉得他说

的话我爱听，也听得进去。他会跟

我说，女孩子年轻的时候还是要

多学点东西，随便发脾气对身体

不好。这样的话，我父母从没跟我

讲过。”

说到这里，装做若无其事从看

守所里出来的小展在讲到老李时，

两行眼泪立刻涌出了眼眶，在涂满

粉底的脸颊上冲刷出两条小溪一

般的纹路：“ 和老李在一起，我觉

得自己至少是个人。他晚上要打麻

将应酬，只要我发脾气砸东西，他

就会乖乖听话不敢出去。”

哭泣中，小展用鲜红的手指甲

一遍遍划着桌面：“ 你们会相信

吗，我爸爸爱赌博，他在外面还有

别的女人。我从小就怕被人看不起

⋯⋯其实我没有多喜欢老李，他对

我的好，我知道那是靠身体换来

的，我也恨过自己。我没有想过要

去破坏他的家庭，我只想有人真正

关心我。”

“ 我和老李有一
个约定。如果有一天，
我交往了其他男朋友，
他不会干涉我，我们的
关系也就结束了。”

这段“ 忘年交”似乎也让老李

找到了成就感。30年前，大学本科毕

业后，老李按部就班地上班、娶妻、

生子，而立之年混上了科长的职位，

将近退休之时也抱上了外孙。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东窗事发，

这个家庭也许能继续“ 和和美美”

下去。面对质疑，老李不但大方承

认自己与小展的关系，还顺理成章

地说起了感情：“ 我就是喜欢小展

身上年轻的气息。和她在一起，我

觉得自己还没老。小展人不坏的，

就是脾气臭了点。你们放心，我会

好好教育她。”

被问及自己的家庭时，老李识

相地刹住了车：“ 我家里挺好的，

女儿、女婿也挺好的⋯⋯”

交往的日子里，小展逛街、购

物的欲望在老李那里得到了极大

的满足，名牌的包包、季季更新的

衣服、麻将桌上一掷数千元的底

金，甚至加油费⋯⋯当然，这一切

都得悄悄进行。郊区某家大商场

开业至今，小展去那里的次数屈

指可数：“ 那里的服务员很多都是

从我们家附近出去的，我和老李

去那里很容易被认出来。我平时

帮他挑衣服只能去一些顾客不多

的商场。”

从西装挑到内裤，除了绞尽脑

汁给老李打扮，小展讲述交往的细

节时，几度语塞：“ 再就是提醒他

按时吃药呗。不然，以我俩的年龄

差距，除了打麻将，还有什么能把

我们凑到一起？”

小展告诉记者：“ 我和老李有

一个约定。如果有一天，我交往了

其他男朋友，他不会干涉我，我们

的关系也就结束了。”这种“ 合则

聚，不合则散”的自由恋爱关系听

上去颇有几分默契，只有小展知

道，过惯了钱来伸手的日子以后，

让她再过回以前那种简单而又清

贫的日子是多么难。

也许这样得过且过的关系能

满足老李对“ 宝刀不老”的渴望，

但小展在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会焦

躁。老李每天晚上陪完小展后都会

回家，小展回到冷冷清清的家，除

了能跟母亲交流几句，她早已忘记

父亲的存在：“ 我和我爸大概天生

性格不合。读书的时候，话说不到

两句就会吵起来。长大以后，我们

吃饭都很少碰到一起，连吵架的机

会也没有。”

青浦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告

诉记者，起诉期间，检察官曾试图

联系小展的父亲，然而，小展的父

亲在公安那里做完笔录、撇清关系

以后就切断了所有的联系，手机也

停了机。

凑不到麻友、见不到老李是

小展最苦闷的时候，那滋味被小

展形容起来：“ 只有靠摔东西来

发泄。”在小展的手机通讯录里，

和小展一样大的同学统统被她设

定为“ 小孩”、“ 小朋友”：“ 同学

聚会的时候，看到以前的同学，我

会觉得自己特别苍老，听他们谈

论读书、工作的话题，虽然觉得

很孩子气，但那才是真正的年轻

的日子。”

“ 小时候，我们打
赌，谁要是先开上好
车，就要带着对方一
起出去玩。后来，我的
确先开上了车，但我
早就不敢再去找她
了。她如今每天骑着
小电瓶车上班，而我
还能‘ 漂白’吗？”

10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寒

冷的下午，两个青涩的花季少女

背着书包走在放学的路上，好奇

地注视着一辆豪车驶过寂静的小

镇，重磅轮胎飞快地擦过地面，亮

漆的车身在卷起的灰尘中呼啸而

过⋯⋯

这幅画面始终刻在小展的脑

海里：“ 那是我读书阶段最要好的

朋友。小时候，我们打赌，谁要是

先开上好车，就要带着对方一起

出去玩。后来，我的确先开上了

车，但我早就不敢再去找她了。她

如今每天骑着小电瓶车上班，每

个月挣着1000来元钱，她活得心

安理得。而我，这种暗不见光的拜

金日子已经过了4年，我还能‘ 漂

白’吗？”

在记者和检察官的目送下，小

展走出了检察院的大门。记者问

她：“ 回家吗？”就在此时，手机铃

声响起，小展看了看号码，尴尬地

扔回了包里，对记者点了点头：

“ 我是个坏女孩，没想到你们还愿

意跟我聊这么久。”露出一抹无可

奈何的微笑，小展转身迈进凛冽的

寒风中，包裹在衣物下的背影不得

不佝偻着困难前行⋯⋯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她最恨叔叔家看不起她家穷
她诈骗叔叔16万元被判缓刑
她和五旬已婚男子“ 交往”
她说她是个———


